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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传“奇”的史传渊源及内涵变迁

何悦玲

摘 要: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本质特征，不论属性生成，还是内涵变迁，均与中国古代史传存在密切渊源联系。小
说与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之叙事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异事的采撷、基于传“义”目的对“文”的凭藉，均对古
代小说传“奇”提供了丰富艺术资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历史正统观、史传编撰对“怪力乱神”的一般性排斥及对
“文”的限制使用，既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奇”本质的生成，又促使小说传“奇”由“怪力乱神”向化奇入正、常中见奇、
笔下生奇道路迈进。好奇异之事，喜谲怪之谈，能于常中见奇，笔下生奇，既是中国古代小说最大的民族特点，也是中国
文化中一直遭受“雅正”文化压抑的“亚文化”或“第二文化”。本文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一历来被遮蔽和压抑的“第二文
化”，以“去蔽”方式，还它们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古代小说 传“奇” 神道设教 常中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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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hanging Connotation of Ｒecording“the Extraordinary”in Chinese Ancient Novels
Abstract: Ｒecording“the Extraordinary ( Qi) ”is an essential character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s，and both its attributes and
connotations have been deeply connected with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writing． Chinese ancient novels and Shi
( historical biography) are closely linked but not similar，as the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l-
lecting the extraordinary for the purpose of instructing the sacred way and expressing the justice ( Yi) through rhetorical working
( Wen) ． The orthodox concept in“Confucius not talking about the strange and uncanny”and the general exclusion of the extraor-
dinary in the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rhetoric in writing have on the one hand constructed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recording the extraordina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omoted the turning of recording the extraordinary into revealing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The favor for the extraordinary is both a national character shown in Chinese ancient novels and
a feature of the second culture or subculture what has always been suppressed by the orthodox culture． The paper aims at exposing
the subculture and revealing its original state．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novels recording the extraordinary instructing the sacred way showing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
Author: He Yuel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710062，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focusing on ancient novels and Yuan － Ming －
Qing literature． Email: w． yueling@163． com

小说与史，“不尽同而可相通”，史之叙事基
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异事的采撷、基于传
“义”目的对“文”的凭藉，均对古代小说传“奇”
提供了丰富艺术资源。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
的“大势”，其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对史传“奇

笔”给予的借鉴不尽相同。通过对其传“奇”的史
传渊源及内涵变迁进行勾勒，不仅可以清楚看出

中国古代小说脱离史传而致成熟的历史过程，其

不同于“史”的面目与性格特征，也有助于理解中
国“正典”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统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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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史传以“传信”为目的，但并不废止传奇述
异。《尚书》对尧舜的记载，《春秋》对自然异象的
陈述，皆已体现出传奇述异的编撰特征。不过，这
些作品的传奇述异，还主要停留于自然异象记载，

其中鲜有“怪力乱神”内容。到了《左传》、《史
记》等中，“怪力乱神”内容明显增加，自然异象之
外，出现了大量遇仙、预言、占卜、梦遇、鬼魂示警
等内容记载。
史传中“怪力乱神”内容的存在，固然与古人

“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
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 鲁迅，“中国”
6) 认识观紧密相关，但更主要地却是出于“神道
设教”目的。对此，晋代杜预心领神会，在其撰著
《左传集解》中特为揭出曰:“隐恶非法所得，尊贵
罪所不加，是以圣人因天地之变，自然之妖，以感

动之。知达之主，则识先圣之情以自厉，中下之
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为深”( 左
丘明 299) 。
但另一方面，在传信、尚用观念影响下，史家

对“怪神”的过多记载，也并不特别鼓励。《左传
记事本末》卷五十二专门辟出一条整理“春秋灾
异”，并总结说:“其间非无惊世骇俗更甚于此者，
而圣人不书”( 《四库全书》369: 554 － 55) 。《春
秋》既为“史”，亦为“经”，其对“惊世骇俗更甚此
者”的不书，作为一种叙事法则，对后世史书编撰
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史书中过于荒诞的内容，往

往招致人们批评。《史通·书事第二十九》中，刘
知几指出，“怪力乱神，宣尼不语; 而事鬼求福，墨
生所信”，圣人于其间的态度，只是“若存若亡”;
在“事关军国，理涉兴亡”前提下，“若吞燕卵而商
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

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等的记载，诚
可起到“彰灵验”、“发挥盛德，幽赞明王”的叙事
效果，但这样的记载不宜过多; 至于“其事非要，
其言不经”、“非出理乱”的“州闾细事，委巷琐言，
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的述异，更为史书编撰
的大忌，它会如“美玉之暇，白圭之玷”一般，给史
著带来伤害( 刘知几 166 － 67) 。作为史学大家，
刘知几对“怪神”的这一论述及价值倾向既兼顾
了史著中“怪神”的客观存在，又指明了取舍标

准，基本代表了正统史学观念对此问题的一般看

法。
“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 王充

442) ，史传编撰对“怪神”的限制使用，使“小说”
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成为收容它们的最佳场

所。这在与史传关系最为密切的志怪、杂录等笔
记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晋太康年间从汲郡魏襄
王墓中出土的《琐语》，明胡应麟将其看作是“诸
国梦卜妖怪相书也”，并评价该书盖“古今纪异之
祖”、“古今小说之祖”( 160; 284; 362) 。杨仪编纂
的《高坡异纂》，《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中所记，
往往诞妄。［……］真可谓齐东之语”( 永瑢
1229) 。笔记小说而外，后起的传奇、话本及章回
小说，所传之“奇”尽管出现了由“怪神”到“人间
言动”的明显转变，但“怪神”的内容并未完全消
歇。《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九天玄女授天
书、《红楼梦》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秦可卿鬼
魂告诫等等，皆是这一内容的不时流露。章回小
说中“神魔类”的兴盛，更是对这一内容的集中演
绎。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小说有源
远流长的“怪神”书写传统，这一传统既由于其在
史传中“被限制”而来，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区别
于史传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特征彰现中，史著中“怪神”的客观存

在，又成为小说作家及评论家论证其书写“合理”
的重要依据。这在唐宋以来的小说批评中表现尤
为突出。《夷坚志》为宋人洪迈编撰，其中所记多
为“神怪之说”。在该书《夷坚丁志序》中，“客”
批评洪迈对“神怪”的记载，指出: “《诗》、《书》、
《易》、《春秋》，通不赢十万言，司马氏《史记》上
下数千载，多才八十万言。子不能玩心圣经，启瞷
门户。顾以三十年之久，劳动心口耳目，琐琐从事
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曼澶支
离，连犿丛酿，圣人所不语，扬子云所不读。有是
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 洪迈
537) 。这里，“客”的批评显然是从“子不语怪力
乱神”的一般观念出发的，体现出对“怪神”书写
的否定。面对“客”的批评，洪迈即以史传中“怪
神”的存在为据，辩驳说: “六经经圣人手，议论安
敢到? 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
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 长陵神君、圯下黄
石，不荒怪乎? ［……］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
者”( 洪迈 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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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合理”性证明中，小说作家及评论家进
而表现出对“神道设教”观念的继承，普遍将“怪
神”的书写看成是实现世风教化的有效手段，这
在唐宋以来的小说批评中也屡见不鲜。《夷坚志
序》中，面对他人对“神怪”书写的否定，田汝成在
对其“固仲尼之所存笔”论证基础上，进而提出
“天人交辅”社会治理观点。在田汝成看来，社会
的“治乱之轴”，一者“握于人”，一者“握于天”。
“天乱其运”则以“人”治，人间的各种法律制度及
赏罚规定皆由此而设; “人乱其经”则以“天”治，
“翼于无形，呵于无声，锡夺其资基，而延缩其寿
夭”的怪异呈现，皆为此而来。对一个社会来说，
只有“天治”与“人治”交相为用，才能使“世故”
得以维持，“彝伦”得以常存，“乾坤”赖以不毁。
在此基础上，田汝成进而指出《夷坚志》“神怪”书
写的积极意义，说:“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无涯。
苦海爱河，比比沉沽。不戄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
赋，则觊觎者何观焉! 故知忠孝节义之有报，则人

伦笃矣; 知杀生之有报，则暴殄弭矣; 知冤对之有

报，则世仇解矣; 知贪谋之有报，则并吞者惕矣; 知

功名之前定，则奔竟者息矣; 知婚姻之前定，则逾

墙相从者恧矣。其他赈饥拯溺，扶颠拥孺，与夫医
卜小技，仙释傍流，凡所登录，皆可以惩凶人而奖

吉士，世教不无补焉”。在此之后，田汝成进而荡
开《夷坚志》，指出洪迈之父洪皓“仗节使虏，不辱
其身”，其三子“伯仲竞朗，咸历清贯，名震一时”，
“史氏以为忠义”之报( 洪迈 1834 － 35) 。这一论
证中，田汝成从仲尼存笔说到“天人交辅”，从“天
人交辅”说到“世教不无补”，再说到洪迈父子间
“忠义之报”，可谓“一唱三叹”。在此“三叹”中，
田汝成旨在揭示《夷坚志》“神怪”书写教化功能
的“一唱”可谓用心拳拳。在此拳拳用心中，《夷
坚志》的“神怪”书写得到了积极肯定。这一肯
定，既是对古已有之的“神道设教”观念的继承，
也是对正统史学观念中“怪神”限制使用的积极
认同。
一方面是正统史学观念对“怪神”的限制使

用，一方面是以史传中“怪神”的存在为据来证明
小说书写的合理，并使其统辖于“教化”的目的，
两者的合力，既保证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
的绵延不绝，又促使其书写走上化“奇”入“正”的
创作道路。这里所谓的“正”，是指获得正统观念
支持的“正当”言说，它既可以指培育人的性情之

正，也可以指资劝戒、别善恶、经纶天下的行文目
的之正。在古代小说“怪神”书写中，正贯穿着一
种化“奇”入“正”的努力。这在宋元以降的小说
创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情史》为晚明作家冯梦
龙评辑，其中“情通”、“情化”、“情鬼”、“情妖”等
卷故事充满了“幻奇”色彩。以正统史学观念来
看，这样的记载显属荒诞不经。之所以对这样的
故事进行评辑，固然与冯梦龙好“奇”的审美心
理、对“情”的讴歌密切相关，但更主要地却是出
于教化目的。用冯梦龙《情史·龙子犹序》的话
来说，即“是编分类著断，恢诡非常，虽事专男女，
未尽雅训，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 1) ，即通过这
样的故事叙述，将读者拉向“忠孝节烈”的伦理正
途。《觅灯因话》的创作亦复如此。该小说为明
人邵景詹所撰，其中故事叙述不乏“幻奇”色彩。
《觅灯因话小引》中，邵景詹自揭其创作动机说:
“耳闻目睹古今奇秘，累累数千言，非幽明果报之
事，则至道明理之谈; 怪而不欺，正而不腐; 妍足以

感，丑可以思; 视他逸史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

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抑亦远矣”( 瞿佑 306 ) 。
这一自揭，也表现出对“教化”目的之正的自觉追
求。事实上，不只上述两部作品，在宋元以后小说
“怪神”书写中，不论是作家的自我告白，还是他
人的解读，都普遍将其从属于“教化”的正当目
的。这一目的展现中，小说“怪神”书写的“媒介”
意义日渐突出，预示情节、传达主旨的价值功能日
益彰显。
至此，我们可以说，“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

说虚妄之文”，史传编撰对“怪神”的限制使用，使
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成为收容它们的最

佳场所。中国小说自产生以来即具强烈的“史
补”意识，补“史”以传“怪神”，既是中国古代小说
“史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与史传区别的重
要所在。史传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怪神”的
限制使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历史正统观念，
既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怪神”书写的绵延不绝，
又促使其书写日益走上化“奇”入“正”的道路。
古代史传对小说既支撑又限制规正的双重作用，

在“怪神”的书写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二、辞客寄怀，彰显文采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刘知几 131) 。史书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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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虽以实录为职责，以达“义”为要务，但并不
满足于行文叙事的平铺直叙。对史书编撰来讲，
将已往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叙述得生动传神，具
备特别的感人魅力，同是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一
目标，有待于叙事中“文”的使用。何谓“文”? 昔
昭明太子编选《文选》，一不取经书、子书，二不取
史书，钟情的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能让
读者“情灵摇荡”的诗文( 萧统 3 ) 。以《文选》选
择标准来看，所谓的“文”，既指行文运笔的精巧
与辞藻的华美，也指作品让人震撼、使人“情”动
的内在魅力。
史书编撰对“文”的凭藉，尤以《左传》、《史

记》最为突出。在这两部史学作品中，无论叙事
材料的组织有法、人物形象刻画的生动传神，还是
叙述语言的凝练含蕴，都体现出明显的“文”的追
求。关于此，既可以从后世论者对其的啧啧称叹
看出，也可以从后世文人对其的追步效法理解，此

无须再赘。更重要的是，在这两部史学作品中，叙
述者一改以往情感近乎为零的叙述态度，经常在

叙事末尾或叙事过程中以“君子曰”、“太史公曰”
等形式作出评判。这样的评判频频而出，使史书
叙事带上鲜明的感情色彩。《史记·太史公自
序》中，司马迁从《周易》至《史记》构筑起“发愤
著书”的传统( 2491 － 94) 。《汉文学史纲要》中，
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鲁迅全集》9: 420) 。诸如此类，皆是对这些史
书作品抒情特征的明确说明。史书编撰以实录为
职责，以达“义”为要务，“文”于史书编撰既不可
或缺，也无可避免，好的史书作品当是“文”、“史”
结合的产物。
史书编撰对“文”的凭藉，究其实质来讲，又

是对想象及虚构的肯定。《管锥编·左传正义》
中，钱钟书认为《左传》“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
证”，并进而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
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与?

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

依? ［……］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
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史家追叙真人实
事，每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

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
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
通”( 271 － 73 ) 。这一指出，既说明史传与文学
“不尽同而可相通”的文体关联，又说明想象、虚

构于史书编撰中的重要作用。想象、虚构，正是
“文”之成“文”的重要因素。

“文”于史书编撰不可或缺，但对史书编撰来
讲，又不主张“文”的过分使用。这在正统的史学
观念中表达尤为明确。《史通·论赞第九》中，刘
知几对《左传》议论尚持肯定态度，但对《史记》及
后世史书“辄设论以裁之”则极为反感，斥责它们
“皆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
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59 － 60 ) 。
《史通·叙事第二十二》中，刘知几一方面认为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一方面又认为“国史之美
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批
评“而今”史学著作“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 或体
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 122 －
131) 。这些论断中，刘知几对“文”的过分使用，
始终抱以警惕态度。
刘知几对“文”的这一态度，在后世章学诚那

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文史通义·内篇五·史
德》中，章学诚一方面认为“事必藉文而传，故良
史莫不工文”，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事”中蕴藏的
“得失是非”、“盛衰消息”对“气积”、“情深”的反
向激励作用。基于此，从史家修养出发，章学诚对
“史家”之德提出两方面要求: 一是要将“似公而
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的不平之气、不正之
情排除于史书编撰之外，一是要不“溺于文辞以
为观美之具”( 266) 。这两方面要求，同样体现出
对史书编撰中“文”过分使用的否定。
刘知几、章学诚对“文”的这一态度，基本代

表了正统史学观念对“文”的一般看法。以此为
参照，古代小说传“奇”中“意在显扬笔妙”、表达
作家个人情怀、富于想象与虚构的创作，正是对史
家“限制”的一种冲决。这在唐代的小说创作中
首先得到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脱离史传
未久，小说与“史”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此时小
说虽然取得志怪、志人、博物的兴盛，但无论创作
观念还是行文笔法，都深受史传影响，只是“粗陈
梗概”，“意在显扬笔妙”及抒发作者个人情怀的
作品鲜有出现。但到了唐代，小说创作这一情况
发生了变化。唐时史学发达，视小说为“史”之
流，以小说为“史”之补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在
此认同下，小说创作开始逐渐突破史传行文对

“文”的限制，自觉走上逞才弄巧、情寄笔端、富于
想象与虚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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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明胡应麟评价唐
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
当唾去”，并进而总结其与前代的不同指出: “凡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

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 370 － 71 ) 。胡应麟这一论断，在后世鲁迅那里
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指
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唐代小说虽然
“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
六朝小说之“粗陈梗概”相较，“演进之迹甚明”。
更重要的是，此时小说是“有意”而为，“大率篇幅
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其源虽“出于志
怪”，但却“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其间虽亦或托
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

采与意想”( 44 － 45 ) 。胡应麟、鲁迅立足于小说
史对唐传奇的这一观照，正说明唐传奇以“文”取
胜、因“文”出彩的传“奇”特征。
唐代志怪、杂录等笔记小说与前代相比，

“文”的特征也很明显。《杜阳杂编》为唐人苏鹗
编撰，在该书序中，苏鹗自揭其成书“中仅繁鄙
者，并弃而弗录; 精实者，编成上中下三卷”，“谓
稍以补东观缇缃之遗阙”( 转引自 丁锡根 313 －
14) ，实录目的显然可见。但尽管如此，该书叙事
却带有鲜明“文”的特征，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评
其“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
胜者”( 永瑢 1209) 。《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认
为:“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记唐世故
事，而多夸远方珍异，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
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

变。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
志》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
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

迤，故仍以传奇为骨者也”( 60) 。鲁迅这一论述，
更从文体流变角度说明唐代志怪、杂录等笔记小
说较之前代对“文”的开掘特征。唐后，志怪、杂
录、传奇等文言小说并行发展，其间虽然不乏“文
彩无足观”的创作，但从总的趋势来说，却是“文”
的进一步发扬。这在《聊斋志异》创作中表现尤
为明显。《聊斋志异》所记多为花妖狐魅、鬼怪神
异，从题材内容来讲，显属古代“志怪”一科。但
在叙事中，该书却突破中国古代志怪“粗陈梗概”
的特征，呈现出“传奇”的叙事追求。《聊斋志异》

这一特征，清纪昀讥评之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
之笔”，认为“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并进而
批评说:“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
目，随意装点。［……］今嬿昵之词，媟狎之态，细
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 使出作者

代言，则从何而见闻，又所未解也”( 转引自 朱一
玄，“聊斋”484) 。这一批评中，纪昀态度公允与
否姑且不论，其对《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
“随意装点”、“摹绘如生”的“文”特征的把握无
疑是准确的。《聊斋志异》在后世之所以能独占
鳌头，不断引起人们的欣赏与好评，说到底，正是

源于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叙事追求。文言
小说从志怪、传奇的分途发展到《聊斋志异》的
“一书而兼二体”，这一过程尽管极为漫长，但却
显示出“文”的进步与发展。
与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是晚出的类型。

一则来源于瓦肆勾栏的“说话”伎艺，一则以普通
市民为接受对象，白话小说“敷演”的特征分外明
显。在“敷演”中，白话小说对“文”追求的层面或
许与传奇小说并不完全相同，但对于行文运笔的

构思之巧、辞采之美及写人叙事生动形象的追求
却是共同的。关于此，既可以从后世论者动辄以
“奇书”、“才子书”相称看出，也可以从评点中对
其“鬼斧神工”接连惊叹感受到。此留待下文详
叙。除此而外，白话小说虽以娱乐为目标，以故事
讲述为主，但故事讲述中蕴藏的“得失是非”、“盛
衰消息”也会经常逗起作者的“不平之气”、“不正
之情”，以致小说叙事呈现“诗”一样的抒情特征。
小说叙事中诗词的引用、后人对《水浒传》“发愤”
的解读、《红楼梦》“情而已”的告白、《儒林外史》
末尾“看官! 难道自今以后，就没一个贤人君子
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的感喟，均是对白话
小说“抒情”特征的明确说明。
“史之为务，必藉于文”，但又对“文”的过分
使用持以否定态度。《读第五才子书书法》中，金
圣叹认为史书叙事是“以文运事”，“事”是主体，
“文”是辅助，本末不可倒置，而小说叙事是“因文
生事”，“文”是主体，“事”是产物( 18 ) 。小说叙
事对“文”的发扬，正是对史传叙事对“文”限制的
一种冲决。补“史”以传“文”既是中国古代小说
不同于史传的面目所在，也是其“史补”的一个重
要方面。古代小说“文”的彰显过程，也是其脱离
史传而趋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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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中寓奇，笔下生奇

在中国，“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深入人
心，尽管古代小说有源远流长的“怪力乱神”书写
传统，也有小说作家及评论家对其“实有”的竭力
论证，但毕竟难以令人信服。在接连不断的质疑
与责难中，小说一则将“怪力乱神”的书写逐渐统
摄于“神道设教”目的，使其达“义”的媒介意义日
渐突出，一则出现了所传之“奇”由“怪力乱神”到
“人间言动”的渐次转变。
这在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中已显端倪。魏

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以“怪力乱神”记述为主，但
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人间言动”内容。《中国小
说史略》中，鲁迅不仅断言“记人间事者已甚古，
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并说《世说新语》及其前
后“语类”作品“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
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

也”( 37) 。在为数不多“人间言动”记载中，此时
小说往往抓住人物在特定状态下神情举止、精神
风貌的一角给予展现，所表现的是一个特殊的镜

头、一个瞬间的片段，究其本质，如胡应麟评价
《世说新语》所云: “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
( 285) 。
唐时，国土统一，政治安定，社会整体洋溢着

昂扬向上的气氛。唐政府对“史”文化建设极为
重视，不仅以国家行政方式组织“史”的编撰，并
对史籍人员的才、学、识进行有意规引。“子不语
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此时也获得史学界的理论
总结。在此状况下，小说所传之“奇”出现了由
“怪力乱神”向“人间言动”的明显转变。这从当
时蓬勃发展的轶事小说可首先看出。唐轶事小说
创作数量多达百余种，记录内容涉及朝野各类人

物、各种逸闻趣事。在“作意好奇”时代背景下，
此时轶事小说对“人间言动”的记载虽然不如《世
说新语》等那样可靠，但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及深
度上，却超越了同类以往作品。如此之故，唐轶事
小说中有关现实的许多记载，常为后世史书编撰

及学术研究广泛征引。
轶事小说而外，唐代的志怪与传奇也呈现出

“人间言动”特征。《小说原理》中，晚清居士从小
说史角度指出，唐前小说“收拾遗文，隐喻托讽，
不指一人一事言之”，而唐人小说如“《霍小玉

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
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 转引自 黄霖 韩同文
112 － 13) 。在“一人一事”叙述中，唐人小说尽管
不乏梦遇、鬼魂复仇等内容记载，但表现更多的却
是“人间言动”内容。关于此，从《霍小玉传》可充
分看出。《霍小玉传》中，李益始遇小玉欣喜若
狂，追求小玉海誓山盟，缔结婚姻屈从家长意愿，

筹措聘礼无奈忙碌，对小玉愧疚、躲避等等，皆使
小说叙事呈现鲜明的纪实特征。阅读这样的小
说，人们感到的不是“怪力乱神”之“奇”，而是情
热到情冷的情变之奇，痴情付出遭遇无情回报的

负情之奇。也正是在“奇”的这一生动展现中，
《霍小玉传》获得动人的艺术魅力，以致胡应麟评
其“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 李剑国
289) 。①

唐传“奇”由“怪力乱神”到“人间言动”的明
显转变，一则说明“子不语怪力乱神”正统观念的
强大，一则说明古代小说传“奇”开始走上传现实
人事之奇的道路。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此时小
说对“人间言动”之奇的展现，还主要集中于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文人墨客、豪侠隐逸等非同寻常
的人物身上，行文运笔也多带有“诗性”特征。小
说传“奇”这一状况，能引起文人雅士喜爱，却难
以取得普通观众认同。对普通观众来说，在熟知
日常生活悲欢离合中，体验一惊一诧带来的震撼，

远比阅读“诗性”的小说能获得更多乐趣。唐传
“奇”这一特征，显然限制了它在普通大众间的广
泛流播。
宋元以降，城市经济空前活跃，政治专制日益

加强。传统文言小说之外，出现了白话小说。白
话小说主要以普通市民为接受对象，强调故事通

俗易懂及生动形象，注重作品娱乐与教化功能。
“怪力乱神”书写，此时受到官方的明令禁止。
《剪灯新话》为明初瞿佑所作，主要以“古今怪奇
之事”为记述对象。书刊布后，引起人们广泛喜
爱，效颦者随之出现。《剪灯新话》这一影响，引
起正统人士不满，并由此拉开官方禁毁小说的序

幕。据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载，正统七年二月辛
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朝廷，指责这类作品

“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不唯市井轻浮
之徒，争相诵习”，就是“经生儒士”也“多舍正学
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对此“若不严禁，恐
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对李时勉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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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朝廷最终“从之”( 顾炎武 1255 － 56 ) 。公然
以法律手段，对“怪力乱神”内容进行禁毁，充分
说明正统观念对此记述的反感。
一方面顾及普通大众的审美需求，一方面迎

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二者的交合，
促成了小说传“奇”由“怪力乱神”之“奇”到寻常
百姓“人间言动”之“奇”的进一步转变。这主要
体现在晚明以降的拟话本及世情小说创作中。
《拍案惊奇自序》中，凌濛初批评时人“但知耳目
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

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常理测者固多也”( 1 － 2 ) 。
基于此，其《拍案惊奇》专以世俗社会人情百态为
叙述对象，在“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展现中，传达
出“拍案惊奇”的艺术效果。另如《今古奇观》，以
“奇”标目，旨在传“奇”的目的显然易见。书成
后，笑花主人称其编撰“先得我心”，并为之专门
作序。在序中，笑花主人指出，“蜃楼海市，焰山
火井，观非不奇; 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

之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于庸常者”，在
仁义礼智、忠孝节烈、善恶果报、圣贤豪杰等常心、
常行、常理、常人中创造出“奇”，不仅能让观众
“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并能“成风化之美”( 抱瓮
老人 1) 。笑花主人这一见解，不仅说明《今古奇
观》“常中出奇”的传“奇”特征，并且是对序者个
人传“奇”观念的着意表达。
事实上，这样的表达在晚明以降的拟话本及

世情小说中频频再现。它们的大量出现既是当时
小说传“奇”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时小说传
“奇”特征的总体反映。《醉醒石跋》中，清江东老
蟫指出“九流之外，别立小说一家，其原出于稗
官，就街谈巷语之新，为人情风俗之考”( 丁锡根
799) 。《蜃楼志序》中，清罗浮居士认为小说“别
乎大言言之也”，“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
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

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最浅易，最明白者，乃
小说正宗也”( 庾岭劳人 1) 。理论与实践交互推
动，小说与“史”相别的本质特征日益明显，补
“史”以存“日常细故”、“人情风俗”、“琐碎闲谈”
的题材取向日益突出，小说愈来愈接近现代小说

的本质特征。
《水石缘序》中，清何昌森指出:“从来小说家
言: 要皆文人学士心有所触，意有所指，借端发挥

以写其磊落光明之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

不奇，不足以传。即事奇人奇遇奇也，而无幽隽典
丽之笔以叙其事，则与盲人所唱七字经无异，又何

能供赏鉴”( 丁锡根 1295) 。《中国叙事学》中，浦
安迪指出，“奇书”之“奇”，“既可以指小说的内容
之奇，也可以指小说的文笔之奇”( 23 ) 。晚明以
降小说的“常中出奇”，所表现的正是对内容之
“奇”与文笔之“奇”两方面的开掘。
以内容方面而论，晚明以降小说“常中出

奇”，就是要在日常生活、寻常关系展现中，表现
出奇人、奇事与奇遇。《金瓶梅》中，西门庆“不甚
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只因头脑灵活，善于钻营，
不几年间“家道营盛”。后因贪色纵欲，三十三岁
“断气身亡”。西门庆的暴发、暴亡及两者间的迅
即转换，既是奇事，也是奇遇。脂砚斋评《红楼
梦》中的贾宝玉曰: “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
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
不解; 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 不独于世上亲

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

未曾见这样的文字”( 转引自 朱一玄，“红楼梦”
303) ，宝玉之为人，诚为奇人。晚明以降小说“常
中出奇”中，尽管佳作如林，所表现的事与人皆纷
繁复杂，多不枚举，但细思起来，也都无非是在日

常生活、寻常关系的生动展现中，塑造出特别的人
物，叙述出特别的兴衰际遇、悲欢离合。这样的追
求，用简约语言来表示，即是对奇事奇人奇遇的追

求。
晚明以降小说“常中出奇”的第二个追求就

是对作家“奇笔奇思”的继续开发，此用明人徐如
翰评《云合奇踪》的话来说，即是“高皇帝千古奇
造，英烈诸公振世奇猷，非文长奇笔奇笔奇思，又

恶能阐发奇快如是乎哉!”( 徐渭 1 ) 。当然，这并
不是说此前的小说创作不注重“奇笔奇思”。作
为一种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文体，唐传奇不
仅表现出明显的“文”的特征，并因此而形成其一
代文坛之大观的独特地位。但尽管如此，唐传奇
毕竟“专书一事始末”( 章学诚 560) ，“虚加练饰，
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采与意
象”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以“耳目之内，日用起
居”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却不完全一样。现实生活
既纷繁复杂难以悉数表达，接受的对象又主要为

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普通市民，在此状态下，既要

将现实生活描摹得“生动逼真”，又要让其传达出
“新奇有趣”的味，自然意味着对作家“奇笔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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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高要求。
这一要求，说到底，就是对作家叙事写人“文

才”之“奇”的特别要求。晚明以降小说“常中出
奇”，所表现的正是对作家叙事写人之“奇才”的
进一步开发。关于此，从晚明以降小说评点中动
辄以“才子书”标目其评点作品即可看出。在中
国，“才子”汉前主要指“有德之士”，唐以后逐渐
演变为文墨通达之士的泛称。元人辛云房为唐诗
人作传，即将其书命名为《唐才子传》。明以后，
以“才子”指称优秀文人更为流行，“吴中四才
子”、“嘉靖八才子”的称谓，皆是在此意义上使用
的。晚明以降小说评点成风，评点中，评点家往往
以“才子书”标目其评点作品，《笠翁评阅绘像三
国志第一才子书》、《第一才子书》———《三国演
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等皆如此。这
一使用，正显示出评点家对小说作家非凡“文才”
的把握与折服。除此而外，在具体评点中，评点家
对作品之“奇”的惊叹也往往与对其“才”的赞叹
紧相连接。这一连接，也正说明此时小说“常中
出奇”是以“奇思奇笔”的“文才”开发为基础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促成了小说
题材向“日常细故”、“人情风俗”、“琐碎闲谈”的
转变。“常中出奇”的审美要求，又促成了小说
“奇笔奇思”之“文才”的进一步开发。在此过程
中，小说与“史”相别的题材领域日益明确，与
“史”相异的传“奇”特征日渐分明，小说愈来愈具
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综上，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本质特

征，不论属性生成，还是内涵变迁，均与中国古代

史传存在密切渊源联系。小说与史，“不尽同而
可相通”，史之叙事基于“神道设教”目的对奇闻
异事的采撷、基于传“义”目的对“文”的凭借，均
对古代小说传“奇”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子
不语怪力乱神”的历史正统观念、史传编撰对“怪
力乱神”的一般性排斥及对“文”的限制使用，既
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奇”本质的生成，又促使
小说传“奇”由“怪力乱神”向化奇入正、常中见
奇、笔下生奇的道路迈进。好奇异之事，喜谲怪之
谈，能于常中见奇，笔下生奇，既是中国古代小说

最大的民族特点，也是中国文化中一直遭受“雅
正”文化压抑的“亚文化”或“第二文化”( 余英时
483) 。本文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一历来被遮蔽和
压抑的“第二文化”，以“去蔽”方式，还它们的本

来面目。

注释［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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